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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公”不是第一头搁浅
的鲸豚，“海棠”也不会是最后
一头，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
前，“海棠们”的故事，仍会继
续上演。

不少人说，“海棠”是幸运
的：搁浅的区域，距离三亚海
昌海洋生物保育中心并不远，
这减少了运输路途中的风险；
结合过往经验，参与救助的成
员熟知第一时间需要携带哪
些物料，第一时间为“海棠”保
湿、补液，并进行全方位体检；
作为亚成体，它的体质相对强
健，没有严重的致命伤，尤其
是腹中没有发现海洋垃圾；志
愿者坚持不懈陪护照料，专业
兽医团队、海洋生物专家倾力
相助……

这145天，“海棠”时刻被爱和温暖包
围着。

那么，“海棠”成功获救的故事，能否
复制？理论上可以，但这需要陆地上的
人类准备得更充分。

毕竟，“鲸豚不会自己去医院”，当它
搁浅，或出现伤病时，需要人们第一时间
发现，第一时间转运，第一时间救治。

目前，海南全省共有16个海洋生物
救助站，其中有能力救治搁浅鲸豚的并
不多。增加更高水准的救助站，势必有
利于救助海洋生物，然而救助站本身面
临的生存压力，也应当被全社会所重视。

幸运的是，与“海公”所处的时代相
比，海南在海洋生物救助领域已经取得
飞跃性的进步。从无奈地送回大海、听
天由命，到如今能够帮助遇险鲸豚一起
对抗命运，成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放大。

与国内多地相比，三亚在救助海洋生
物方面有着天然优势。近海的地理位置，
与海共生的城市生活模式，为三亚储备了
一大批水上从业者，潜水教练、游泳教练、
渔民、游艇从业者等，都是潜在的志愿者。

在一次次救助之中，他们也在传递
简单有效的救助经验——发现一头搁浅
鲸豚，请及时联系相关单位或团体，同时
为它遮阳、保湿，切勿随意移动鲸豚，避
免造成二次伤害。

放归之后，科研人员会根据“海棠”
所携带的追踪设备，了解它的活动轨
迹。也许，一头短肢领航鲸的迁徙在整
个海洋系统中微不足道，但是如同过往
失败救助的积累，一点一滴的信息汇总，
终将为人类保护海洋生物提供足够的经
验和知识储备，也能为下一头搁浅的鲸
豚，突破爱与痛的边缘，争取活下来的可
能。 （贺立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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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6时15分，伴着阵阵波涛，“海
棠”轻轻摆动尾鳍，缓缓游开了。这一幕，蒲冰
梅见过很多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海棠”的
世界没有边际，向着远方游去。

这一天，三亚海昌海洋生物保育中心的疗
养池空了，海洋迎回了属于它的生命。

在海岸线的另一端，海风拂过海口北港
岛的木麻黄树林，陈奕军再次来到他的“老
朋友”墓前，给它讲起“海棠”的故事。岁月
如梭，那年乡亲们没做到的事，现在的年轻
人做到了。

有些欣慰，也有些无力。当科技涌入人们
的生活，现代化的城市远离了郊野，时过境迁，
陈奕军已经59岁，有些东西变了。

可是大海依然潮起潮涌，这里的人们依然
爱着它，即使物换星移，蒲冰梅相信，有些东西
始终不变。

相逢
看着短肢领航鲸的照片，24年前的记忆，
与眼前的画面重叠在一起，陈文荣仿佛
又与那头“大鱼”相逢。

2024年1月3日上午，接到蒲冰梅的求助
电话，游泳教练李波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电话
那头，蒲冰梅一直在重复：“有头鲸搁浅了。”

挂了电话，李波告诉孩子们：“教练要去救
‘鲸鱼’。”泳池里，投来一片崇拜的目光。

然而现实并不梦幻。鲸豚救助是世界难
题，在此之前，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从
2011年起共救助79头鲸豚，只有1头印太瓶
鼻海豚成功放归，其余鲸豚全部死亡。

伤病程度、救助条件，乃至交通距离，决定
一头搁浅鲸豚类动物的生与死。以往，在广袤
的海岸线，当它们被发现时，通常已经错过最
佳救治时间，去“看病”途中的颠簸，更是让它
们喘不过气。

此时，在三亚海棠湾，死亡的阴影笼罩着
一头短肢领航鲸。它在沙滩上奄奄一息，3.6
米长的躯体伤痕累累，肺部严重感染，长时间
搁浅导致脱水，肝、肾功能异常。

“能不能救活？”作为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
协会的秘书长，13年间，蒲冰梅见过很多鲸豚
在眼前死去，活下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每一
次救助之中。

通过互联网，远在海口北港岛的陈文荣
看到了这头短肢领航鲸的照片。它的状态
似曾相识，陈文荣不知道，它的命运是否也
会相似。

2000 年 2月 5日，大年初一清晨，辞旧
迎新的鞭炮声已经远去，踩着满地的红纸
屑，陈文荣来到北港岛西北岸，检查自家的
渔船。

刚走上沙滩，陈文荣发现一头搁浅的“大
鱼”，“大约12米长，满身的伤痕”。

消息很快传开，几乎全村人都来到现场。
那时的北港岛不通道路，没有重型设备，面对

“大鱼”，乡亲们一筹莫展。
就连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也没见过这么大

的“大鱼”。有人认出来，这是一头鲸。老人们
说，既然落在北港岛，“我们就得救它”。

大家为“大鱼”盖上布块遮阳，轮流挑水浇
在它的身上。整整三天三夜，老人和孩子们守

着它，陈文荣和乡亲们在它周围挖出用于蓄水
的深坑，尽力延续它的生命。

“它们的尾鳍都在吃力地摆动。”看着短
肢领航鲸的照片，24年前的记忆，与眼前的画
面重叠在一起，陈文荣仿佛又与那头“大鱼”
相逢。

不同的是，24年后，一台铲车开上海棠湾
的沙滩，李波和蒲冰梅，以及众多专业志愿者
一路护送，不到半个小时，搁浅的短肢领航鲸
被送到三亚海昌海洋生物保育中心。

在那里，具备升降功能的医疗池在等着
它。人与自然的托举，在时空的两端发生着。

托举
乡亲们讨论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家
家户户取来赖以维生的渔网，拼在一起，
组成一张五颜六色的大网。

为这头短肢领航鲸起名字时，李波想起与
女儿一起看过的电影《大鱼海棠》。一群少年
与大鱼之间的故事，让这个名字充满希望，“希
望‘海棠’能拥有美好的结局”。

接受救治的第一个星期，除了外伤和肝、
肾功能异常之外，“海棠”无法自主游动，时常
侧翻，导致气孔进水，极易发生呛溺。

为了保证“海棠”能够正常呼吸，救助人员
将医疗池的底部升高，志愿者进入池中，24小
时托举着它，将其扶正。

“治疗过程中，‘海棠’觉得不舒服，会用力
翻滚，甚至把一位志愿者咬伤了。”尽管如此，
李波还是一次次走进医疗池，用力托着“海
棠”。

每3小时一次轮班，最初几天，李波和其
他几位志愿者几乎日夜不休。一月的海水很
冷，李波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只能紧紧贴着

“海棠”，让它感受沉稳有力的心跳。
一颗跳动的心脏，在体内源源不断泵出血

液。24年前，北港村村民陈奕军，亲眼看着鲜
血从“大鱼”身上的伤口渗出。和人类一样，它
的血液也是红色。

顶着烈日，连续三天的浇水和防晒，鲸的
皮肤逐渐湿润，乡亲们的肩膀却被晒得脱皮。
大家给它取名“海公”，这是从未见过的“大
鱼”，更是值得尊敬的自然之物。

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科研专家也来到
北港岛，受制于当时的救助条件，大家能做的
不多，仅剩的办法，是将“海公”送回大海。

“需要一张大网将它托住，用船拖回大
海。”然而，这是一头超过12米长、13吨重的

“大鱼”，“上哪儿去找这么大的一张网？”
乡亲们讨论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家家

户户取来赖以维生的渔网，拼在一起，组成一
张五颜六色的大网，罩在“海公”身上，趁着大
年初四的海浪，将它带回大海。

远远的，陈奕军能看见，“海公”的尾鳍在
海水中摆动，他与所有人都怀着同一个期许
——希望它能活下去。

无数人的希望，就在人与自然的托举中。
越来越多的力量汇入救助“海棠”的队伍中，有
人捐款，有人出力。截至5月23日，三亚蓝丝
带海洋保护协会共收到80589元善款。300
多人次志愿者历经200多个小时，对“海棠”进
行24小时的接力陪护。

“海棠”也在一次次托举中，渐渐恢复活
力，带着所有人的希望，“活下去。”

尊重
守护一棵红树，保护一头鲸，在这里的人
们看来，都是在保护这片大海。这道理
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

与海洋中的绝大多数动物不同，鲸是哺乳
动物，无法在水下呼吸，大脑拥有复杂的神经
元。在漫长进化史的开端，人类与鲸类曾有同
一个祖先。

“海棠”是亚成体，与人类相似，相当于青
少年。志愿者们发现，它似乎也有点青少年的

“脾气”。
最初时，志愿者们给“海棠”喂食中小号的

鱿鱼，每条鱿鱼不过10厘米长，“海棠”并不挑
食，张口就吃。

直到有一天，志愿者们给“海棠”喂食50
厘米长的大号鱿鱼，“海棠”大快朵颐。从那天
起，“海棠”再也不吃中小号的鱿鱼。

“把小鱿鱼倒在‘海棠’的面前，它就像是
没看见，直接游开了。”志愿者王悦琪记得“海
棠”挑食的模样——

小小的眼睛，大大的脑袋，吃不到大号鱿
鱼时，“海棠”会用头蹭水池的门，甚至把身体
侧翻，用那对小眼睛瞪着志愿者们。

有时，“海棠”会在池子里追逐不穿袜子的
志愿者。被追了几次之后，大家恍然大悟——

“海棠”是把大家裸露的小腿当成大号鱿鱼了。
与“海棠”相处的日子，志愿者们把它当作

一位“朋友”。不仅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更是同为自然界的一分子，有一份对生
命的尊重。

2000年 2月8日，大年初四，当拖送“海
公”的船只空载返航，北港岛的乡亲们松了一
口气。陈奕军站在沙滩上，看着“海公”留下的
深坑，耳畔响起飞鸟的鸣叫。

兀立在铺前湾的北港岛，仿佛缩小的海南
岛。大海环绕，生灵繁茂，人们靠海吃海，世世
代代与这片海产生联系，产生尊重。

在海口东寨港，一块“石禁碑”记录百年前
当地百姓保护红树林的故事——每家派人巡
逻，发现“有污心棍徒”，必须“鸣鼓而攻”。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澄迈金江镇。
守护一棵红树，保护一头鲸，在这

里的人们看来，都是在保护这片大
海。这道理以前是，现在是，以
后也是。

别离
沧海之上，一鲸落北港，一鲸归南海。它
朝着家的方向，它踏上它未曾走完的回
家路。

进入五月，“海棠”的状态越来越好，看着
“海棠”在户外疗养池游动嬉戏，蒲冰梅清楚，
别离的时刻近了。每次别离总是新的开始，也
会有新的意义，无论是再见，或是难再见。

2000年2月11日，大年初七，伴着阵阵浪
涛，“海公”被冲上文昌铺前镇的沙滩。得知

“海公”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对面的北港岛上，
乡亲们哭成一团。

关于“海公”尸体的处置，专家建议鲸落大
海，乡亲们希望葬在北港岛。各方意见不一，
北港岛组成协商团，陈奕军作为代表，临行前，
乡亲们叫住了他。

“阿军，一定要让‘海公’留在北港岛。”
意见很快统一。大年初九，趁着潮水，乡

亲们为“海公”下葬，面朝大海，向着家的方向。
从那天起，陈奕军自愿担任“海公”墓的守

墓人。每逢初一、十五，乡亲们都会去凭吊“海
公”，年复一年，一直延续至今天。

2024年5月26日，波涛阵阵，海天一色。
蒲冰梅再一次和“海棠”打起招呼，一阵浪花之
后，“海棠”消失在蔚蓝色的大海之中。

陈奕军和北港岛的乡亲们见证了“海棠”
获救、康复、回家的全过程。当海文大桥串起
北港岛，当防波堤成了畅通的环岛公路，那年
乡亲们没做到的事，如今有人做到了。

陈奕军再次来到“海公”墓，不知是谁，已
经放了一束花在墓前。

每段生命，都有别离的那一天，如同东寨
港的“石禁碑”，时过境迁，刻碑的人早已远去，
碑上的信念依然永续。

沧海之上，一鲸落北港，一鲸归南海。它
朝着家的方向，它踏上它未曾走完的回家路，

24年去留之间，写不完人与自然
厚重的爱。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

▼5月25日，利洋358
科考船载着短肢领

航鲸“海棠”踏上
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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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13日，北港村村民将巨鲸尸
体安葬入土。（本组图片均为海南日报资料图）

2000年2月5日，庚辰龙年正月初一，一条巨鲸在北港村村
后海滩被村民发现，村民围成人墙，彻夜守护。

2000年2月6日，北港村村民为搁
浅巨鲸搭凉棚。

2000年2月8日，巨鲸放归大海，40多艘
大小渔船载着村民尾随送别。

2000年2月12日凌晨，在文昌市铺前
镇新港村看到的巨鲸尸体。

◀1月10日，救助池里的“海棠”。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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